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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文化世家从事慈善事业的原因
*

) ) ) 以苏州彭氏为例

葛慧晔,王卫平
(苏州大学 社会学院,江苏苏州 215021 )

摘  要: 清代苏州彭氏家族科举鼎盛, 并以积善传家闻名。通过分析, 发现彭氏家族行善有着极为复杂

的原因, 既有佛、儒杂糅产生的生生思想、道家因果报应说的影响, 也有对社会现实问题的焦虑,国家的鼓励

和地方社会的认同也对彭氏家族行善起到了促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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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彭氏原籍江西清江,明洪武年间方迁至苏州,中叶后由武转文,并初显文脉勃兴之象,明代已

中进士 2名、举人 3名。至清代步入全盛时期, 不仅累计有进士 14名、举人 33名, 而且在康熙十五年

( 1676年 )彭定求高中会元, 雍正五年 ( 1727年 )其孙彭启丰又中状元; 祖孙二元, 空前绝后。科举事

业的兴盛带来了高官显禄,彭定求和彭启丰分别官至翰林院侍讲和兵部尚书,彭启丰的曾孙彭蕴章在

道光朝官至军机大臣。彭氏由此成为清代苏州乃至整个江南地区首屈一指的科举仕宦世家, 赢得了

世人的瞩目和艳羡。

除在科举仕宦方面取得巨大成就外,彭氏亦以累世行善的家族传统闻名于世,所谓 /世世积德,

内修其行,而外力于科举, 以是为家法, 吴人之喜为善, 类取信于彭氏 0。[ 1]
后世之人往往把这两方面

联系起来,认为彭氏科举仕宦上的成功正是其家族累世行善的福报所致,并以之作为劝人行善的绝好

范例。道光年间苏州善人所编 5几希录6中即称: /古来世家大族富贵绵延者, 无一不由于祖先之阴

德。而阴德之最大者,莫如饥年施赈,,考诸纪载,赈荒善报几不可胜数,,至近世大家,昭昭在人

耳目者,如吾吴之彭氏、潘氏。0晚清著名 /善人 0余治在5得一录 6卷七 /放生会章程 0中也记道: /苏郡
世德, 首推彭氏, 其家累代戒杀,故科第绵绵,至今犹盛。0从这些评论中,我们可以看出世人对彭氏行

善传统的肯定与褒扬。但是迄今为止对苏州彭氏的研究,多限于家族传承及科举仕宦方面,即有涉及

彭氏之善举,也只是一般的介绍或描述。至于彭氏从事慈善事业的主观动机为何,至今缺乏专门的探

讨。实际上,以彭氏个案为例, 进行行善动机的专门研究,对研究世家大族与慈善事业的关系,具有普

遍的意义。

一、彭氏行善的思想基础:崇奉儒、佛、道

苏州彭氏尊崇儒学,又出入释、道,彭氏家学体现出三教合一的特点。在对彭氏行善的动机分析

中,我们既能看到明显的佛、道影响因素, 也能看到儒家思想的痕迹。

1、儒、佛杂糅的生生思想

彭氏最早成制度性的善举是从放生会开始的。早在康熙末年,彭定求居乡时便创立了文星阁放

生会,专门买活物放生,这一放生会持续活动了数十年。乾隆三十九年 ( 1774年 ) ,彭定求的曾孙彭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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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鉴于与会者日少,又将其重新整顿,并于南园木杏桥东辟建了专门的放生池,使文星阁放生会规模

进一步扩大。
[ 2]
此外,乾隆十七年 ( 1752年 ) ,彭启丰还在宅后辟空地建立了专门的彭氏放生池, 并订

立详细的放生池规约,这一规约后来被余治作为订立放生池规章的范例,收入其善书 5得一录6。

除热衷于放生外,彭氏还主张戒杀,家中不食活物, /鸡、鹅之类,虽祀神不用 0。
[ 3]
这一不成文的

规定始于彭定求。而彭绍升这位佛教史上著名的居士, 从 29岁起便皈依佛教,断绝荤食。此外,为了

劝世人戒杀放生,彭定求曾专门撰写 5劝举放生会说 6一文, 彭绍升也撰有 5戒杀论6上、下篇, 均被余

治当作劝人为善的绝好材料收入5得一录 6。
彭氏祖孙几代人孜孜不倦于戒杀、放生,对此, 他们自己是如何理解的呢? 彭绍升在 5戒杀论 6中

说: /天地之心,生生而已矣。盈天地间一毛一羽一鳞一介乃至一蚊一虱,同此生生, 同此一心0;又

说: /吾之生天地之生也,吾之心天地之心也。0 [ 4 ]
可见,将一切生物置于与人平等的地位来看待, 使得

他们不忍食活物,戕害物命。这里明显可见佛教众生平等思想的影响。

但是在 5体仁绿叙 6中,彭绍升又否认自己戒杀断荤是受佛教的影响, 他说: /夫予之断肉,非有怵

于佛氏人羊报复之说也,凡以行吾心之所安而已。吾心之所安, 知生可好而已, 知物当爱而已。知生

可好则杀之决有所不忍,知物当爱则毒之决有所不安。去所忍即所安,其于体仁之学庶有当乎? 0彭

绍升将自己的行为归结为受儒家 /体仁之学 0的影响, 他强调说 /儒言好生, 亦言爱物 0, 故儒者应当
/视吾之生与物之生一也, 好吾之生与好物之生一也 0。[ 5]

上述彭绍升的言论表面看似矛盾,实际却反映了彭氏放生的行为受佛家的众生平等与儒家的

/体仁0学说双重因素的影响,彭绍升所否认的只是佛教轮回报复之说,而没有否认佛教众生平等的

合理性。而这种区别于佛教众生平等、杂糅了儒家体仁学说的生生思想,取得了比佛家戒杀放生更充

实的内涵,其更大的价值在于亲亲仁民。彭定求在 5同善编序 6中对此解释得十分明白: /余尝读梁豁

高忠宪同善会讲语三条,专一劝人为善, 汲汲提醒本心, 总以孝顺父母、尊敬长上、和睦乡里、教训子

孙、各安生理、毋作非为之六言反复开导, ,今是编亦以同善为名, 而所及者止於戒杀、放生, 毋乃名

同而实异欤! 虽然风俗之所以不古者,由于人心之不仁也。仁者何? 生生之理也,,今欲申明此义,

则从戒杀放生始,亦迎机以导之、相隙以牖之云尔,,从此,日积月累, 家喻户晓,则可以会合前贤同

善之遗训,而亲亲仁民爱物,次第举行之有余矣。0 [ 6]

在彭定求看来,戒杀放生比起亲亲仁民而言,还只是小善,但由小善可入大善,由全物命可至全人

命,从而使善举在生生思想的指引下不断扩展。事实上,彭氏家族主持的善举也的确没有停止在放生

会全活物命的阶段,而是从全物命到全人命不断的扩展。例如,彭定求对当时社会上的溺婴现象特别

关注, 曾撰5济溺说6一文劝止溺婴,并设立一会,对因贫困溺婴的人家给予补助, 以求全活婴孩。他

认为劝止溺婴是 /人命关系之事,较之安理棺木、戒杀放生, 其功德尤大数倍 0。而且从彭绍升开始,

彭氏世代举行平粜, /米贵之年,每岁行之 0,遇荒年,则往往将所集之资耗尽而止。
[ 7]

2、道家因果报应说的影响

彭氏家族自彭定求开始,世代尊奉5文昌阴骘文 6、5太上感应篇 6等道家善书, 信奉感应之说。彭

定求亲自编撰了 5元宰必读书6、5保富确言 6等善书, 并以善书教子授徒。彭启丰曾为多部善书作叙,

包括5阴骘文新编 6、5关帝全书 6等。彭绍升更是称赞 5太上感应篇 6 /导人修身立命之学, 其旨足与

5春秋6、5左氏6相发0。[ 8]
彭启丰的孙子彭希涑在阅览二十二史后,取其中感应之事汇辑成 5二十二

史感应录6, 以 /使人知天人感应之故,不以古今而异 0 [ 8]
。道光年间, 彭蕴章视学福建时, 将此书重新

刊印流传,期望闽人观是书后 /益以信感应之不诬, 而检束身心以迎善气 0。[ 9 ]

彭氏家族对感应之说的信奉,促使他们自觉地致力于推动善书的流布, 同时又世代举办善事。彭

绍升在彭氏主持的慈善事业中是一位关键人物。他在乾隆二十六年 ( 1761年 )中进士后没有出仕,而

是居乡遵修礼法、化导乡党,进一步发展父祖始创的润族田、放生诸善事, 设 /近取会 0以周里中穷乏

者,举恤嫠会以济孀妇,并于荒年举行平粜。
[ 10]
对于自己所举善行,彭绍升的认识是: /吾设近取堂,不

独为乡党通推暨之门,亦为吾家保将来之祚。0又说: /吾恐斯堂之废亦非彭氏之福也, , (诸兄子 )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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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济于世而无损于己,又何难焉? 不然,富贵而失其身者, 多矣。吾愿诸兄子之慎之也。0 [ 11]
显然,彭

绍升将行善与家族的命运紧密联系起来, 行善很大程度上是为保证家族的繁荣昌盛。这种看法应该

是彭氏家族的共识。彭蕴章的弟弟彭翊在道光年间所撰 5彭氏家传 6中称: /今彭氏科名仕宦相继不
绝,岂尽读书能文章自足以致此哉? 祖宗隐德之厚所留遗者,未有艾也。0 [ 10]

受因果报应说的影响,彭氏自觉地在科名仕宦相继不绝和累世行善之间建立起因果关系。家族

卓越的科举成就在验证并强化行善福报信念的同时,又进一步坚定了彭氏子孙行善的信心。最终,长

洲彭氏发展成吴中累世行善之家,成为善书中用来劝人为善的典型例证。

二、对社会风气变迁及突出社会问题的焦虑

从彭氏善举所关注的问题中, 可以发现社会环境的变化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他们的慈善行为。

这可以从劝止溺婴、设恤嫠会以及对停葬、火葬风气的关注三个方面得以说明。

江南地区自古就有溺婴陋俗,且以溺杀女婴为多, 这在清代仍是一个突出的社会问题,引起了许

多人的关注。彭定求曾专门撰写5济溺说 6劝止溺婴,并针对江南地区的溺婴问题提出针对性的保婴

之策, 该文也被余治作为绝好的劝善文收入5得一录 6中。同时,他还身体力行, /创建一会,察贫户之

欲溺者,急止之, 月给米三斗,以三岁为止 0。彭蕴章在道光二十三年至二十八年间 ( 1843- 1848年 )

视学福建时,也曾撰5光泽县育婴录序 6、5劝止溺女示6两篇劝善文,劝诫闽南溺女之俗。当然, 溺婴

现象也备受统治者的关注,清中央政府虽然没有像宋朝一样建立慈幼局, 官为收养弃婴,但却大力倡

导地方社会自筹资金建立、经营育婴堂。正是在溺婴问题严重、政府又大力提倡建立育婴堂的背景

下,清代江南地区出现了一大批由民间主持的育婴机构,并构成城乡一体化的育婴网络。育婴堂的普

及使溺婴问题得到了一些缓解, 可是由于地方士绅管理不善及婴堂条件限制, 很快又产生了新的问

题 ) ) ) 育婴堂婴儿的死亡率非常高。针对当时育婴堂存在的流弊,彭蕴章曾专撰 5育婴三善说 6,提
出相应的解决办法。彭蕴章的伯父彭希洛,嘉庆初年居乡时, 见苏城育婴堂由于董事拙于经理, 致乳

食不能接济,曾募捐白金二千余两,并亲自经理育婴堂一年多,从而使育婴堂经营重新步入正轨。

可见从彭定求开始,彭氏即对育婴一事给予莫大关怀。除了撰写文章劝止溺婴,呼吁官府、地方

绅士等各方协力育婴之外,还密切关注育婴堂的经营状况,针对其中的问题提出解决方案,甚至亲自

参与育婴堂的管理。彭氏行善诸人用实际行动表达了他们对社会现实问题的关注。

彭氏所行善举中具有开创性且影响最大的是恤嫠会的建立。这一以救济寡妇 (主要是儒寡 )为

目的的善会由彭绍升在乾隆三十九年 ( 1774年 )创设,是目前所知同类慈善团体中创立最早的, 后常

州、镇江等地兴起的救济孀妇的善会均仿自彭氏恤嫠会。¹ 彭绍升在 5近取堂记6中叙述兴会的缘由

道: /谓古称穷无告者,惟鳏寡孤独, 而孤寡较鳏独尤穷, 士族之孤寡者较小户又甚焉。0彭启丰作 5恤

嫠会缘起叙 6进一步分析: 单门薄户, 不为众所指目,佣力他家犹可自给。而士族的孀妻弱子, 力不能

自给, 又难转乞于人, 只能渐散书册、衣物以自存,即使勉为生存,但孩子的教育也成大问题,由于缺少

良好的教育,其下一代很有可能沦为下贱。
[ 12]
可见,彭绍升父子关注的对象主要是 /士族0孤寡, 成立

恤嫠会就是为了缓解当时儒寡守节难、儒孤求学难的问题,通过经济上的资助,使这些寡妇孤儿能顺

利实现守节或求学。而关注对象的特殊性则反映了彭氏对自身儒士地位的认定以及对儒家传统价值

观的认同。实际上他们是以恤嫠会作为一种手段, 维护传统的贞节观, 同时解决儒生后代的教育问

题,使其得以继续读书博取功名,避免流为下贱。

清代中期江南地区盛行的停葬、火葬风气,也引起了彭氏家族的焦虑。儒家传统观念主张入土为

安,用彭定求的话说即 /人所贵于身后有子孙者,为能藏其形骸也 0。但当时的人们或因贫困,或因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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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阴阳禁忌,往往停棺不葬,有些甚至采用火葬,这显然有违传统伦理道德。彭定求形容当时的景象

为 /枯骨载途,以烟火相望之区,浸为骨肉摧残之地 0[ 13]
。为了扭转背离传统的社会风气,他特别撰写

了 5劝瘗引6,呼吁人们组织善会处理这一问题,并要求政府出面规劝人们实行土葬、速葬。彭蕴章也

作 5速葬说6,反对久停不葬。除了舆论的呼吁外,彭绍升还在乾隆三十七年 ( 1772年 )创施棺局,在

苏州葑门外法云庵施舍棺木,后并入近取堂。可见,帮助贫困之人按照儒家礼仪安葬亲人,并收拾路

边无主枯骨施棺代葬是彭氏慈善活动的一项重要内容。

彭氏作为儒士阶层的一部分,严格奉持儒家的道德规范和价值观, 对变化着的社会中一切不符合

儒家价值观的事物持抵制态度,他们不仅世代著述宣扬儒家的传统价值标准,而且通过兴办善举积极

维护诸如贞节、土葬等传统道德和价值观。

三、国家的鼓励和地方社会的肯定

彭氏素以科举仕宦为吴中望族, 与政府有着密切的联系,家族中无论为官者还是居家者均对朝廷

怀有自然的敬畏和深切的认同。这种对朝廷的自发认同感在彭绍升为5长元节孝祠志6所作的叙中

有明确表露: /国家风厉之权尤在闺门之化, ,斯志之作,虽闻见所及不出一隅,然其推国家所以坊

民正俗之意,俾各自反其天,自尽其职,虽达之天下可也。0 [ 14]
可见,彭绍升虽未曾出仕,却俨然以维护

国家正统为己任,其穷毕生精力劝善行善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化导乡党、坊民正俗。家族中出仕者,

更是将劝善作为为官的一大要务。彭蕴章在担任福建学政期间,曾手辑问心堂课士条约, 最后汇订一

册题为 5徇铎庄言 6,内容大要便是规劝生童体恤朝廷之用心, 发挥表率作用力行善事。值得注意的

还有彭蕴章对灾年赈济作用的理解, 他说: /乡赈之举, 非独以利贫民, 实欲使贫者有余而富者无患

也,是均安之道也。0 [ 15]
一句话揭示了其行善的动机与目的: 使贫富相安, 以维护社会的稳定。可见,

行善有利于社会秩序的稳定、有利于国家的统治,这是促使彭氏行善的一项重要理由。

而彭氏又因为行善,反过来得到了国家的鼓励和地方社会的肯定。彭定求的门人王喆这样描述

他的老师: /先生之居於乡也,严而不苛,和而有守,慕义若嗜, 赴公若私 0。[ 16]
彭定求逝世后, 因其 /生

平多为德於乡0, 乡人请求官府在长洲、元和县学建立专祠祭祀,一些善书中还提到彭定求逝世后成

了 /真君 0,任 /文宫考功司使者0。[ 17] 189
此外,彭绍升与彭希洛叔侄二人亦因为善一方, 而得以入祀乡

贤祠。

朝廷的鼓励和表彰主要是在清代后期太平天国战事之后。当时,清政府由于财政拮据以及安定

战后社会秩序的需要,极力鼓励地方精英举办善举。在这一背景下,彭氏的家族慈善事业得到了进一

步发展。据 5彭氏宗谱 6记载:同治九年 ( 1870年 ),彭蕴章的长子彭慰高与四子彭祖贤二人集洋银千

圆为协润生息银,以补润族田之不足。光绪二年 ( 1876年 ) ,二人又将协润、润族合而为一,并新增田

若干, 建立了彭氏谊庄。此后, 又兴办庄塾,为族中无力读书者提供免费教育。彭祖贤因捐田协立谊

庄,受到朝廷表彰,蒙赐 /义浆仁粟 0匾额。彭祖贤的儿子彭虞孙, 奉母亲遗命向济宁栖流所捐助经

费,获钦旌 /乐善好施 0匾额。朝廷的激励,进一步激发了他们支持地方慈善事业的积极性。彭蕴章

的弟弟彭翊,曾捐田各数百亩入长元吴丰备义仓和永仁善堂; 彭慰高在道光年间居乡时,曾担任苏州

男普济堂的董事, /手定条约,兴利除弊0, 使男普济堂的状况大为改善。
总而言之,处于当时社会上层的彭氏对朝廷有着一种自发的认同感,正是这种认同引导他们以行

善、教化为己任。而行善后赢得的社会赞誉以及太平天国后朝廷的表彰,则进一步提高了彭氏行善的

积极性。

四、家族行善传统的影响

彭氏行善累世不废的一个不容忽视的原因,是其家族内部具有行善的传统。在这一传统的赓续

链中, 彭绍升起到了很好的示范作用。他不仅自己致力于劝善行善, 且以此告诫子孙, 说: /家之所由
兴,名之所由立, 一言以蔽之曰:诸恶莫作,众善奉行尔矣。家之所以替,名之所由堕,一言以蔽之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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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小善为无益而弗为,以小恶为无伤而弗去尔矣, ,诸兄子年力方疆, 它日程途正未量,然其出也,果

有济于世而无损于己,又何难焉? 0 [ 11]
据其侄彭祝华回忆: /乙卯 ( 1795年 )冬, (二林 )公预知西归时

至,嘱以后永久承办。故祝华自丙辰 ( 1796年 )迄庚午 ( 1810年 ), 十五年中,事事如公在日, 不敢少

变。后六弟 (希莱 )移居,遂将诸善事收去接办。0 [ 18 ]
可见,在彭绍升逝世后, 前十五年彭祝华一直遵

其遗命经理各善举,后将事务移交给了他的兄弟、彭绍升嗣子彭希莱。此后, 彭绍升一支一直经理近

取堂善举,在光绪二年 ( 1876年 ) ,设立谊庄时, 仍规定 /二林公近取堂善举田不入谊庄,仍归二林公支

下经理 0。[ 19]

除彭绍升一支承继先人善举不废外, 还有不少彭氏家人受家族行善传统影响而继行善举的情况。

如在彭绍升之后,踵行平粜的有其侄彭希洛、彭祝华、侄孙彭蕴章等, 平粜方法 /一遵二林公成法0。

彭希洛的儿子彭蕴辉,平居亦多有施衣、施药、救灾等善举, 彭蕴章在为其所撰墓志铭中称: /余家世
有任恤之行,兄有志承先0。

诸多实例中可见长辈的遗愿、嘱托往往促成后辈子孙继行善事, 子孙行善也常常称继承先志,久

之逐渐形成了家族行善的优良传统, 这一传统使得彭氏家族主持的各项慈善事业能够世代延续。

由此可见,彭氏家族累世行善既有内在的动因,也有外在的激励;既是对现实问题的焦虑,也是家

族传统影响的结果。正是如此复杂的行善动机而非单一的因素, 才能产生足够的动力推动整个家族

累世行善、久行不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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